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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曹禺《雷雨》《日出》等话剧的出现，在

真正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地位。将近一个

世纪过去，话剧这种文体已经得到了读者和观众的

广泛接受。而2023年莫言话剧《鳄鱼》的问世再次引

发我们思考，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话剧？中国的话剧

在根本上写的是什么？当年《雷雨》发表并被搬上舞

台时，几乎所有的编导演、读者和评论者都一致认为

这是一部社会问题剧，认为这部剧通过周家的悲剧

反映了封建家庭的崩溃，进一步反映了封建社会的

衰亡。然而，只有一个人不这样看，那就是曹禺自

己，他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决非一

个社会问题剧”①。为什么曹禺说《雷雨》是一首诗

呢？这体现了他对话剧本质的深刻理解。古今中

外，诗剧合一是戏剧的最高境界。在莎士比亚著名

剧作《哈姆雷特》中，主人公那句“生还是死，这是一

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一直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这个

问题只属于莎士比亚的时代吗？在当下和未来这就

不是一个问题了吗？“生还是死”是一个永远存在的

问题，是一个永远回答不了的问题。“生还是死”不是

一句简单的台词，而是对生活和灵魂的追问，这是一

句诗，是莎剧的灵魂和最高境界。曹禺说《雷雨》是

诗，显然也主要不是从形式方面讲的，而是强调贯

穿《雷雨》的核心内涵和根本意蕴，不是舞台上周家

那点故事，而是在更遥远、更久远的时空里，剧内外

每个人对人生与命运的思考。《鳄鱼》问世后，虽然

莫言并没有对作品的内涵作过多阐述，但人们同样

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它也绝不仅仅是一部社会问题

剧，绝不仅仅写的是贪官和反腐题材，它同样是一

首诗，是一首关于人性的诗。《鳄鱼》和《雷雨》一样，

写的都是人的命运，是人性的弱点，是人总想把握

自己的命运而终究把握不了的这一根本冲突。从

《雷雨》到《鳄鱼》，这个一以贯之的冲突超越了戏剧

舞台上的故事，超越了舞台上那些人物的命运，在

更为深广的层面上让人们看到命运变化所带来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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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震撼，以及所有人的人性的局限和复杂所带来

的无尽的悲哀。

一、话剧经典的建构与“解构”

话剧在新文学各种文体中起步是很早的，1907
年留日学生组建的春柳社演出了《茶花女》《黑奴吁

天录》等剧目，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序幕。此

后，各地的新剧团体不断涌现，新剧活动日渐活

跃。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熊佛西、汪仲贤等人，都

对现代话剧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话剧这一

形式在他们手中并没有达到成熟。彼时的作家还

以改编西洋剧、创作独幕剧为主，缺少能深刻反映

现实、结构宏阔、冲突复杂的多幕剧。直到 1934年

7月曹禺的《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上，1935年中

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东京的演出大获成功，才真正

确立了观众心中对话剧这一艺术形式的认同，《雷

雨》直到今天经久不衰的演出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

观众。曹禺话剧的情节复杂，戏剧冲突交织，人物

语言高度个性化，使中国的现代话剧拥有了较为成

熟的标准和范式。更重要的是，曹禺始终对人的命

运投入深切的关注与思考，塑造了现代话剧史上永

恒的经典。

曹禺话剧最大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它

是最中国的又是最外国的。一方面，他的话剧非常

贴近外国话剧的形式，他深入钻研了古希腊悲剧及

莎士比亚、奥尼尔、易卜生、契诃夫等人的戏剧，是把

西方戏剧形式移植到中国的相当成功的案例。另一

方面，曹禺话剧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戏剧的土壤中，

展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吴祖光曾对采访他的年轻

人说：不懂得我和曹禺等人对传统京剧的深刻理解，

就不懂得我们的现代话剧创作。吴祖光的这句话对

我们理解曹禺话剧对外国元素和中国传统的双向吸

纳具有重要的作用。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深厚的

兴趣和广泛的了解，他年幼时就酷爱京剧，还登台演

出过多个京剧剧目，京剧是他话剧创作借鉴的重要

资源，他对戏剧的冲突、语言、意境的构思，都不单纯

是技巧的问题，而是源于他对京剧的深刻理解。以

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强调故事性，观众

易于欣赏曲折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丰

富的看戏和演出经验使曹禺充分意识到，不仅要让

剧本的结构“紧凑”“洗练”，还要创作出震撼人心的

情节，从观众的反应和审美习惯出发来打磨写作技

巧、完善作品的艺术结构，因此曹禺的话剧往往设

计了波澜起伏的情节，营造了复杂激烈的冲突。更

重要的是，曹禺并没有停留在制造悬念冲突、博得

观众认可的层面，他还有更高的艺术追求，不但要

写出一台好看的戏，还要追求更深远的内涵。曹禺

话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极力把剧中人物的命运

和剧外观众读者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既能吸引观众

的目光，催生其与人物的情感共鸣；又能让观众在

更辽远的时空中产生联想和感悟，与作家展开灵魂

的对话，这是一种遥远的心灵的相通，这就是话剧

的诗意。

莫言的创作也有一种普遍的诗意的追求，《透明

的红萝卜》《蛙》《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四十一炮》

《檀香刑》等小说都显露出鲜明的抒情性、含蓄的隐

喻性以及崇高而悲悯的生命哲学，在话剧《鳄鱼》

中，莫言作品的诗性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部作

品表面写反腐题材和贪官形象，实则是通过“鳄鱼”

这个特殊的意象来审视人性、追问命运。《鳄鱼》植

根现实，又立意幽深，可以是对一类人、一种生活情

境的描述，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首能让人产生诸多联

想的诗，让人们看到了与《雷雨》相似的对诗的意

蕴、诗的境界的追求。在对诗意的共同追求中，《雷

雨》和《鳄鱼》又解构了话剧这种文体，超越了话剧这

种文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曹禺建构了中国现代话剧的

经典，而莫言的《鳄鱼》虽然与《雷雨》相隔了将近一

个世纪，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神通之处。这表明

中国现当代作家背负着共同的文化传统，也同样面

临着话剧如何发展新变的严峻问题。每个作家都有

自己的“根”，这个“根”一方面来自于生活的现实土

壤，另一方面来自于文学与文化的传统。莫言从小

受到故乡的茂腔戏等民间戏曲的熏陶，还读了郭沫

若的《屈原》《棠棣之花》、曹禺的《日出》《北京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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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戏剧，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曹禺剧作

为代表的现代话剧对莫言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在人物塑造方面，《鳄鱼》中妩媚张扬的瘦马让

读者自然联想到曹禺话剧中一些经典的女性形象，

比如繁漪、陈白露、花金子，她们都具有张扬的个性

和旺盛的生命力，是略显疯狂的女性叛逆者。《雷雨》

中脸色苍白、眉目忧郁的繁漪遭受着来自家庭的精

神压抑，而她内心郁积的狂热的爱恨，又助推着她急

切地反抗命运，对自由和爱情的渴求使她陷入了更

深的伦理考问和精神痛苦。《日出》中的陈白露审视

着周遭社会的罪恶与腐烂，时而热情洋溢，时而又空

虚孤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物。《原野》中魅惑

而泼辣的花金子勇于面对自己真实的情感和欲望，

坚定而决绝地走出原野，在她的身上展现出了原始

的美感和生命力。《鳄鱼》中的瘦马同样是一个具有

叛逆性格的女性，她的出场就是一个让人眼前一亮

的画面，“把梳子往头发里一插，抓住一条拴在栏杆

上的看上去很柔软的红绳子，纵身滑了下来……越

过鱼缸，稳稳地落在无惮适才坐过的椅子上”②，从天

而降的姿态展现出她的妩媚、张扬和野性。后来，正

牌太太巧玲到访，瘦马也是这样出场，这是她显示存

在感和不满的方式。而瘦马尖锐犀利的言辞以及她

对名分的执念，恰恰传达出她内心的不安与痛苦，她

用讽刺的话语来否定一切、蔑视一切，其实是在掩饰

内心的干涸和孤独。瘦马的疯狂是一种抵御虚伪现

实的姿态，一种对心灵自由的渴求。曹禺和莫言常

常对这些女性角色的反抗和出走抱以理解与同情，

与其说他们是在刻画疯狂叛逆的女性形象，不如说

是在书写一种与命运抗争的生命野性。

曹禺非常善于塑造个性鲜明，甚至拥有极端化

性格的人物，“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③，这是

繁漪、仇虎等一众人物的性格写照。“在起首，我初次

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

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

的情绪。”④曹禺是凭借激情和形象来感受生活、表现

生活的，对现实问题和宇宙隐秘的焦灼，使他酝酿着

一种压抑、愤懑的审美情感，从而创造出一系列爱憎

分明、个性张扬的人物。莫言笔下的人物也有相近

的特质，瘦马在得知自己被骗流产的真相后，带着恨

意展开了她的“报复”，坚持要将单无惮的生日和三

个夭折孩子的“冥诞”一同举办。正如瘦马所言，她

和单无惮的性格中都有一种毁灭一切的疯狂。

在莫言的话剧中，女性角色常常对剧情的推进

起着关键作用，这不仅体现了作家对女性生存状态

和命运的关注，也通过角色之间的相互映照深化了

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在《我们的荆轲》中，燕姬引导

荆轲探寻自己刺杀秦王的目的，说服他决心刺秦但

不杀死秦王，从而成为故事的主角，得以名留青史。

在这部作品中，燕姬和荆轲互为彼此的镜子，在荆轲

身上燕姬看到了人内心的柔情，让她产生了一丝对

未来的期盼；而通过燕姬，荆轲也看清了自己的怯

懦，以及对成名的渴求。在《鳄鱼》中，瘦马又何尝不

是单无惮的一面镜子？她坦诚地展露自己对名分和

爱情的极度渴望，一次次以讽刺的话语道破了众人

虚伪的面目，也照见了单无惮心底潜藏的欲望，让话

剧的心理表达获得了更丰富的层次。

在语言风格方面，曹禺和莫言都注重依靠个性

化的台词来体现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曹禺

话剧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以凝练简洁的语言，形象

地展现出人物内心细微的感情变化。繁漪在得知周

萍要离开自己时，望着窗外对他说“小心，现在风暴

就要起来了”。⑤被欺骗和伤害的繁漪，深感愤怒和

失望，在威胁周萍未果后，她以这样一句冷峻的、带

有自嘲意味的话语，再次隐晦地警告周萍。这里的

“风暴”是雷雨天的风暴，是周家即将到来的风暴，也

是繁漪内心的风暴，更是每个人心中难以安宁的痛

苦的风暴。简短而意味无穷的潜台词将雷雨前后压

抑沉闷的气氛、人物内心的苦闷郁结巧妙地融合起

来，营造了紧张凝滞的戏剧氛围，将一触即发的戏剧

冲突一步步推向了高潮，极大地拓展了戏剧语言所

带来的想象空间。

莫言的语言也夹杂着犀利的讽刺，作品处处隐

含着机锋和潜台词。《鳄鱼》的人物对白衔接紧密，通

过你来我往的话语交锋，将虚伪逢迎、各怀鬼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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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谈论作者人品与文品的

关系时，单无惮直言不讳：“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戳穿了牛布满口谎言、欺

世盗名的“文痞”面具。文本中随处可见的自嘲话

语，透露出人物性格中批判与毁灭的疯狂，同时又掺

杂着一种看破红尘的淡漠，这就使得反面人物保留

了他的特质和光泽。

曹禺认为，打磨话剧语言要充分体会古典戏文

的含蓄和韵味，“文字上要注意，一方面要通俗，一方

面要有味道，有诗意，含蓄无穷”⑥，既要实现语言的

通俗化，又要追求语言的音乐美、节奏美和韵味美。

莫言也强调对中国古典小说语言的借鉴，他认为学

古典小说主要就是学写对话，“扩大点说就是学习白

描的功夫”⑦。莫言的话剧语言兼取民间口头文学和

古典文学的长处，人物对白蕴含着幽默和哲理意

味。在语言运用方面，莫言可以说是一位相当成熟

老辣的作家。人家说莫言是写故事的大师，我们认

为莫言在本质上是语言的大师，他在语言方面，尽显

一种随意、自然，丝毫没有刻意的表达方式。平实而

幽默就是莫言语言最大的特点，他的幽默既贴近红

高粱黑土地，流露出浓郁质朴的民间气息；同时也来

源于不断丰富变化的当下现实，展现出一种对生活

素材信手拈来的从容。莫言的幽默离不开他对俗

语、歇后语等民间资源的纯熟运用，他在创作中充分

汲取了民间口头文学的诙谐，在剧本中随处能见到

“辽参澳鲍，纯属胡闹。灭亡之前，猖狂一跳”⑧“十年

官至副部级，十年成了人民公敌”⑨等类似的顺口

溜。此外，莫言对古典文学资源的借鉴使剧本中也

不乏一些典雅而富有韵味的台词，“紧锣密鼓，急管

繁弦，让一日长于百年”⑩，其中既包含着单无惮对即

将到来的生日闹剧的自嘲，又契合了他对自己知识

分子身份的认同，以简洁凝练的形式赋予了台词深

厚的韵味。

在结构安排方面，曹禺话剧的“戏”味很足，善于

制造紧张的悬念，以高超的组织结构能力展现故事

情节。《雷雨》采用倒序式的结构，从一个雷雨交加的

夜晚回溯周朴园、侍萍等人三十年来的纠葛，剧情在

矛盾的交织中向前发展。《日出》则截取了众多人物

的生活“横断面”，将角色的出场与戏剧冲突集中于

豪华客房和三等妓院中，通过生活画面的连缀，展现

现实的阴冷和残酷。莫言同样注重悬念与矛盾的设

置，《鳄鱼》没有直接呈现单无惮由贪腐走向毁灭的

人生历程，而是开篇就将人物置于出逃境外的特殊

情境下，单无惮在话剧开头反复说“已经都这样了”，

那么他是如何走到这一境地的，又将走向怎样的命

运？“鳄鱼”与单无惮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一连串的问题引发了读者对人物经历和命运的追

问。话剧第一幕从单无惮的逃亡生活讲起，之后才

通过他与巧玲、牛布等人的对话，逐步勾勒出单无惮

从乡下走人官场，又为了满足私欲走向贪腐堕落的

人生路径。莫言在话剧中设置了明、暗两条线索：明

线写鳄鱼：暗线写单无惮观察与认识鳄鱼的过程，而

这一过程其实也是主人公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过

程。作者一边写单无惮境外躲避的末路生涯，一边

写疯狂生长的鳄鱼，把握住了鳄鱼与贪官之间的共

性，形成了具有强烈讽刺性的对照。话剧一直在描

写鳄鱼、观察鳄鱼，不断披露这条鳄鱼似乎能听懂人

言的细节，但直到最后才真正让鳄鱼开口说话，使种

种悬念在文本中交织萦绕，逐步深化了剧作的现实

意蕴。

尽管曹禺表示对《雷雨》的结构并不满意，认为

它“太像戏”，技巧用得过分，但几乎没有人质疑它

不是话剧，也没有人质疑它不是一部好的话剧。而

《鳄鱼》留给人们的问题是，这仅仅是话剧吗？莫言

写明了《鳄鱼》是一部话剧，但只从话剧文体的视角

来考察它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话

剧，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崭新的叙事手法、一种综

合性的文体。莫言在此前的话剧《霸王别姬》《我们

的荆轲》中以现代眼光对历史进行解构和重新书写，

评论家往往更关注历史书写背后的深意，而并未对

它们的文体多加评述。但这次《鳄鱼》的文体问题却

格外受到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鳄鱼》整体上具

有深厚的象征意蕴，营造了似真似幻的艺术境界，巧

妙地展现出剧作的诗意。曹禺将古典戏曲的写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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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戏剧的象征融入话剧创作中，实现了艺术表达

的凝练和“真实”。《原野》中的仇虎几乎在完成复仇

的同时就展开了对自我灵魂的考问，苍茫无涯、荒凉

阴森的原野成了困住仇虎的心灵牢狱。在《鳄鱼》

中，单无惮的鳄鱼枷又何尝不是意味着内心的煎

熬？枷锁象征着欲望对人的束缚，以及人内心的自

我谴责和忏悔。在曾经引以为傲的青云大桥坍塌

后，单无惮的幻想被击碎了，他决定戴上“鳄鱼枷”，

真正意识到欲望成了套在自己头上的枷锁，而自己

也成了被欲望裹挟和支配的奴隶。从曹禺到莫言，

他们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自我煎熬的形象和灵魂，

从周朴园、陈白露、仇虎到单无惮，都是煎熬的人，这

类形象是他们对中国文学独特的贡献。

莫言不同于曹禺，甚至超越曹禺的地方，就在于

他写话剧能够代入自身小说创作的经验，他经历了

从小说创作向话剧创作的转变，这也造就了他独特

的文学风格。曹禺善于把生活戏剧化，把平淡的生

活构造成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他的话剧往往由一

系列的巧合构成，但能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话剧作

为一种演出形式恰恰需要这种震撼。而夏衍则善于

把戏剧生活化，常常把蕴含戏剧冲突的地方归为平

静的生活，就像《上海屋檐下》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

时开时断，断断续续，总是有人来用，但用的人不同，

用的方式不同，用途也不同，生活本身就是如此，夏

衍在对平凡生活琐事的呈现中融入了他对社会生

活、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而《鳄鱼》则

既有戏剧冲突，又有平静的生活。莫言并不追求戏

剧冲突的紧凑和集中，而注重展示人物内心的丰富

情感与矛盾纠葛，他笔下的荆轲、燕姬、单无惮都是

如此。虽然《鳄鱼》的剧情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

间，但剧作的叙述性和冲突性相对较弱，更倾向于一

种松散、灵活的戏剧结构。一个值得关注的生活细

节是，莫言在参观莎士比亚故居时，曾在莎翁塑像前

立下誓言，要用自己的后半生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

家的转变，要尽自己的余生成为一个剧作家。但莫

言也认为小说和话剧的写作存在共通之处，“话剧是

离小说最近的艺术，其实，可以将话剧当成小说写，

也可以将小说当成话剧写”。《鳄鱼》的价值不在于

这是不是一部话剧，也不在于是否写了反腐题材、

贪官形象，莫言不受文体和类型的限制，用一种看

似是话剧的形式、看似是反腐的题材，表达了普遍

的人性的欲望和局限，这也凸显了莫言文学创作的

大家气象。

从曹禺的《雷雨》到莫言的《鳄鱼》，经历了时代

社会的深刻变迁，也经历了文学审美的复杂演变，他

们建构了话剧的经典，其经典性不仅在于丰富了话

剧的形态，更在于深化了话剧冲突的内涵。莫言与

曹禺的话剧存在深刻的相通之处，这绝不仅仅是艺

术结构的相通，也不仅是文本形式的相通，而是作品

思想内核的相通，是作家思考社会、思考时代、思考

人生的相通。

二、命运是《雷雨》和《鳄鱼》的共同追问

《雷雨》与《鳄鱼》最核心的共同点是，作品在根

本上表达的是对命运的探索和追问。曹禺剧作从

一开始就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人的命运，他构造

了紧张激烈的情节冲突，而最根本的冲突是，所有

人都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实际上永远也把握

不了。命运的冲突、人性的冲突是《雷雨》的根本

冲突，同样，也是《鳄鱼》的根本冲突，这充分体现

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断追求的思想深度和艺

术境界。

曹禺在《雷雨》中传达了人对命运的深刻追问、

对人类整体生存价值的思考。曹禺不愿意观众把

眼睛只盯在舞台上，只看到周家一家的故事，他通

过设置序幕和尾声，把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包裹起

来，放置在悠远的时空里。“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

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把这件事推

溯。”他希望观众和读者把视野从一个现实的故事

拉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把时间推向很久很久之前，

从侍萍、繁漪、四凤等人的悲剧中走出来，在更远的

时间、更远的地方，去思考每个人自己的命运。《雷

雨》蕴含着丰富紧张的戏剧冲突，但又远远地超越

了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冲突，指向了更为广阔深邃的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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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和《鳄鱼》的命运书写都是极富现实感

的，对命运的探索和追问源于现实、发自人物内心。

不能把《雷雨》的命运书写简单地理解为宿命论的神

秘色彩，而是曹禺深入到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深

刻地感受到了社会人生的本质意义和必然规律，并

将这种规律以戏剧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雷雨》写

出了人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内心的恐惧、逃避与挣

扎，命运的内涵与人物的性格和行动紧密联系，“命

运”虽不直接出场，但人物对命运的迷惘和追问却无

处不在。侍萍、周萍等人对命运的无力抗争，两代人

之间悲剧的一再发生，都展现了作者对宇宙人生的

憧憬与思索，使剧作的命运书写极具震撼力。

对人性与命运的书写也是《鳄鱼》的核心内涵，

这部作品称得上是一则关于人性与命运的“寓言”。

莫言为什么要写作《鳄鱼》这样一部话剧？他在《后

记》中表示，自己长期关注着中国大地上反腐败的历

史与社会现实，发现人的堕落与变质要从人性上找

源头，他认为这在根本上是源于内心欲望的失控，因

此他希望能够在话剧中塑造出深刻揭示人性、触及

读者灵魂的典型人物。基于这样的创作目的，莫言

选择了“鳄鱼”这个意象。剧中饶有兴味地写道，单

无惮看着鳄鱼的眼睛，与它对视，就会进入一种忘却

一切烦恼的高尚境界。单无惮与鳄鱼互相观察，直

至成为彼此的情感支持和精神支柱，鳄鱼就是单无

惮，单无惮就是鳄鱼。在单无惮堕落、潜逃之后，“罪

与罚”“逃与归”的复杂心理，常常表露在他与鳄鱼的

对视上，这种“对视”既是话剧的情景，又是话剧的结

构。剧本的隐喻意义正在于，剧中的每个人心里都

生长着一条鳄鱼。

在《雷雨》的剧本中，序幕和尾声的设置使话剧

并未停留在表现命运的残酷与无情上，而是呈现出

一种悲悯情怀和忏悔精神。按照演出的需要，《雷

雨》常常被导演去掉序幕和尾声，但实际上，序幕和

尾声为人物性格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消

弭了情节过于强烈的情感冲击力，表现了剧作家内

心深处独特、震撼的艺术追求。曹禺并没有对周朴

园的形象作简单化的处理，反而在剧本的首尾两处

呈现了他的悲哀与忏悔，这也体现出作者对命运的

深刻理解。序幕和尾声将剧情从激烈冲突的雨夜推

到十年之后，教堂医院古老的陈设、悠扬舒缓的钟声

和大风琴声、读圣经的修女看护，这些蕴含着宗教气

息的元素，共同营造出一种宁静而凄婉的氛围。在

这样的情境中，年迈的周朴园流露出忧郁绝望的情

感，他极力维护大家庭的体面和秩序，周家却在一片

混乱中走向了溃败，这就使得周朴园的人物形象更

加完整、复杂，曹禺对这个遭受剧烈打击、凄凉独孤

的老人是抱有同情的。有读者认为人物的命运悲剧

都是由周朴园一手造成的，从表面上看，一系列的情

节冲突或许是源于周朴园三十年前抛弃了侍萍，但

事实上他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在话剧的结

尾，周朴园坐在那把圆椅上，承受着沉重的心灵忏悔

与命运的审判，这一情景的设计也充分展现了人性

的弱点和悲哀。

曹禺始终对命运的残酷保持着思索和宽恕，“我

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

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

主宰着……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

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

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在激烈的戏剧冲突爆发

后，曹禺以悲悯的情怀将观众引入了一个更为辽远、

开阔的境界，他希望观众不是关注一个人或一部分

人的命运，而是思考人类的命运这个永恒的议题，希

望观众能以俯瞰的姿态来面对作品中的人物，而不

是沉溺于眼前的罪恶与毁灭，从而为话剧喷涌的激

情找到了安放之处，展现了悲剧对心灵的震撼和对

情感的抚慰。

与曹禺将戏剧主旨推向更广阔时空的理念相

通，莫言深受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影响，他希望读者

既能够对剧中人物的命运感同身受，同时也能跳出

剧情之外，保持冷静的批判力。基于这样的理念，莫

言在剧中一再暴露文本的虚构性，说鳄鱼吞掉录音

笔是吞了“一个贪官和一个文痞的对话”，也是吞了

“半部话剧”，这正是莫言对这部作品的戏谑与解

构。莫言还在剧本中调侃起自己的笔名，“我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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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墨斗鱼的墨，他用的是莫须有的莫”，短暂地将读

者从戏剧情境中拉回现实，这也是在提醒读者对文

本和现实保持批判的眼光。莫言有意地营造了一种

间离化的戏剧效果，破除舞台演出的幻觉，人物对白

偶尔跳出戏剧情境，引发观众对现实生活的种种联

想。“很多人看上去像个威猛男子，但精神上早就是

太监”，一句话就辛辣地揭示出部分现代人虚弱、萎

靡的精神状态。在这部话剧中，莫言不仅解剖自我，

反思人如何对待欲望和名利，更将批判和反思的矛

头指向了话剧内外的所有人，指向了广阔的历史和

现实。

在《鳄鱼》中，莫言在剖析人性的同时，也蕴含着

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与悲悯。莫言曾说自己在创作

人物时“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

自己当罪人来写”。这一方面是说文学要写出人内

心深处的软弱和隐秘的欲念，展现真实的人性；另一

方面，也流露出作者悲悯的人道情怀。单无惮对钱

色交易、对牛布等人虚伪逢迎的嘴脸都看得很透彻，

但他始终怀有一种情感无法被理解的孤独。他是贪

婪腐败的官员，是不负责任的父亲，也是虚伪无情的

丈夫和情人，但他真实地产生过羞耻和忏悔的念头，

他怀念自己的祖国，怀念曾经作为一个好官的自豪

感。《鳄鱼》写出了一个忏悔者回看自己人生时的自

嘲和感慨，这也恰恰是主人公内心挣扎的原因。莫

言在与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对谈中提道：过去我

们把好人写得完美无缺，这是不对的；但现在我们把

痛恨的人写得一无是处，其实也并不客观。我们相

信莫言是抱着一种探究、理解的心态来塑造人物的，

因此才能对人性、对命运作出如此深刻的诠释。

在《鳄鱼》的结尾，也正是话剧的情感高潮之处，

单无惮众叛亲离，此时的他面对鳄鱼终于有所醒悟，

朗诵了一首很超然的诗，展现了他对人生和命运的

理解。“水在河里流，河在岸里走，岸在我心里。我在

河里游，鳄鱼在水里，水在我心里。鳄鱼在河里，河

在我心里，我在鳄鱼肚子里……”在这首简短的小诗

中，水、河、岸、心、鳄鱼，还有“我”，这些意象反复出

现、相互重叠，形成了一种看似荒诞而又玄妙的逻辑

关系。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废名的诗作《十二月十九

夜》，这首诗最富神采之处就在于，孤灯、镜子、日月、

炉火等一系列意象重叠交错，形成了一种物中有我、

我中有物、相互依托的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

世间万物都处于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中。种种意象

是诗人自我的映照，又是内心所折射到的外界，明暗

与动静的对照形成了鲜明的心绪对比，而最终都归

化于诗人的心境，营造了一种心绪飞扬、神思广袤的

辽远境界。内心与外界的相互映照，赋予了文本广

阔的想象空间，展现出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无尽哲

思。《鳄鱼》结尾的小诗也正是在虚实之间呈现出令

人回味的哲理意蕴，这首诗出自单无惮给鳄鱼换玻

璃柜时的即兴演说，最终也成了他人生结局的伏笔

和预言。莫言将这首诗放在鳄鱼的“审判”之后再合

适不过，流露出人对命运的沉思，以及对现实人生的

超脱理解。

三、超越现实的象征意蕴

《雷雨》和《鳄鱼》都展现出深厚的象征意蕴，以

具体可感的形象承载着深远的立意。曹禺与莫言的

戏剧追求是相通的，曹禺的戏剧看起来写的是大家

庭的崩溃，是个人追求的覆灭，是复仇之后更深的迷

茫，是对原始生命活力的呼唤，其实写来写去，在根

本上写的是人性和人的命运。如果认为《鳄鱼》只是

在写贪官，就限制甚至误解了这部作品的意义，莫言

写的岂止是这些？他真正要写的是人性和命运，真

正要写的不是单无惮一个人，也不是围绕在主人公

身边的几个人，而是整个人类，写的是人难以抗拒、

无法摆脱的命运。

曹禺话剧的象征意味体现在剧名上，也体现在

剧本与舞台演出的文本差异上。“雷雨”伴随着整部

话剧，是戏剧矛盾的焦点，不仅是人物“雷雨”般激烈

的性格、周公馆令人窒息的郁热氛围，更意味着变幻

莫测的命运，以及人对命运的挣扎和难以把握，对宇

宙间神秘事物难以言喻的憧憬。《日出》以日出与露

水的关系，昭示着陈白露的命运，露水不可能和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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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存在，日出之时就是露水消失之时。因此，陈白

露无法迎来真正的新生，也不可能再次来到阳光下

生活，所以她主动选择了死亡。陈白露的死不是因

为账单和欠债，而是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最终清

醒地走向了毁灭，消逝在日出到来之前。《原野》写原

野上的复仇与忏悔，黑林子和难以逃离的原野象征

着黑暗的、没有出路的社会现实，更象征着仇虎等人

无法摆脱的内心谴责和宿命折磨。“原野”被唐弢称

赞“意味着多么广阔、多么辽廓、多么厚实的发人深

思的含义呵！”仇恨和痛苦并没有随着“复仇”的完

成而消失，反而成了难以逃离的心灵困境。《北京人》

不断呼唤着充满生命力的原始“北京人”，他们与腐

朽的封建礼教、与现实中孱弱的“北京人”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从《雷雨》《日出》《原野》到《北京人》，曹

禺话剧常常以意蕴深远的意象来命名，给人以丰富

的联想，激发悠远的情思，赋予了作品深邃广阔的内

涵。此外，剧本与舞台演出在文本处理方面的差异，

也体现了曹禺对话剧象征意蕴的执着追求。《日出》

在舞台演出时被去掉了第三幕，这是曹禺深感痛心

的话题，他认为“《日出》里面的戏只有第三幕还略具

形态”，如果说《雷雨》被去掉序幕和尾声后，是“无头

无尾，直挺挺一段躯干摆在人们眼前”，《日出》“这种

‘挖心’的办法，较之斩头截尾还令人难堪”。导演

去掉第三幕是因为这一幕陈白露没有上场，这部分

内容看起来似乎游离于整体的剧情结构之外，这种

出于舞台演出需要而进行的改动是可以理解的。而

曹禺却认为，这一幕正是他的匠心所在。在这一幕

中，陈白露虽然没有上场，但实际上她已经上场了，

翠喜就是对陈白露命运的象征和补充，翠喜的悲惨

遭遇就是对陈白露命运悲剧的预示，翠喜的今天就

是陈白露的明天，所以陈白露根本无须上场。在一

部优秀的作品中，一个人物往往演绎着、承担着几个

人甚至一群人的命运，同样，几个人物也会共同阐释

一个人的遭遇，这体现了曹禺对命运的深刻理解及

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编导演考虑的是话剧的演出

效果，而作家坚守的是他的文学立场，追求的是完整

的文学表达。其实作为剧作家的曹禺能够理解编导

演的做法，只不过如果进行删改，就难以实现作品完

整的、极富象征意蕴的艺术构思。尽管莫言的《鳄

鱼》还未搬上舞台，演出效果还有待证明，但莫言对

自己剧本的完整性和诗意也是坚守不放、不容随意

删改的，这是一种对文学境界的纯粹追求。

《鳄鱼》象征的现实人生也是广泛而深刻的。这

部话剧为什么取名“鳄鱼”？其实是用鳄鱼象征欲望

的膨胀和人性的异化。正如莫言所说，“话剧的终极

目的和小说一致，是写人，挖掘人的精神世界，内心

矛盾，最终还是对人的认识”。鳄鱼的生长规律与

人的欲望是相通的，鳄鱼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它放在

多大的鱼缸里它就能生长到多大，它还会根据温度

来分化公母。莫言真实地反映了人与环境的关系，

人的欲望就像鳄鱼，一旦有了空间和合适的温度，就

会无限膨胀直至吞噬、毁灭掉人。在 2023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约恩·福瑟的颁奖词中，特别强调他的作

品“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发出了声音”。莫言正是借

助“鳄鱼”的形象来探究欲望与人性的关系，并由此

创造了独属于莫言自己的“难以言喻的声音”。在

《鳄鱼》中，单无惮一再被人性和命运的神秘所吸引，

试图去探究造成自己灰暗境地的原因，他的内心始

终有两种声音在交锋：“一个喊：让我研究鳄鱼，让我

观察鳄鱼，让我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一种

生物……一个喊：打死它，打碎它的脑壳，让它停止

生长……”欲望对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屈服于欲

望还是奋力摆脱欲望的控制，就是主人公内心难以

言喻的冲动和声音。实际上，在莫言这部话剧中，鳄

鱼才是舞台上真正的主人，剧本中的每个人心里都

有一条鳄鱼，而作品外的每个读者、观众心中又何尝

没有生长着一条鳄鱼呢？

“鳄鱼”意象的独特之处在于，巧妙地融合了魔

幻与现实的色彩，以虚实结合的意境深化了剧作的

象征意蕴。一个作家能够不断突破、不断创新、不断

超越自己是很重要的，而始终执着地坚持自己一贯

的风格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莫言在以往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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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就擅长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在《生死疲

劳》中西门闹经历了六道轮回，以各种动物形态不断

重返人间，从不同视角见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

迁。在《鳄鱼》中，莫言魔幻现实的风格得到了延续

和新变，他用会说话的“鳄鱼”这个意象来揭示作品

主题、表现人物心理，引发了读者对现实价值、对人

的欲望的重新思考。在这部话剧中，最具有魔幻色

彩的情节就是鳄鱼开口说话。莫言将现实与魔幻交

融得恰到好处，鳄鱼在单无惮濒临崩溃的时刻开口，

分不清是鳄鱼在说人话，还是单无惮在与自己的内

心对话，营造了现实与虚构相交融的艺术境界。

莫言的《鳄鱼》冲破了作品表现的现实层面的内

容，超越了作为个体的人物的命运，而让读者看到了

更多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贴近了纯文学的境

界。其实，作为范例和样板的纯文学作品是不存在

的，但作为一种艺术追求的纯文学是存在的，它意味

着一种相对独立、纯粹的审美境界。实际上，并没有

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品，但文学史上历来就不

乏对“纯文学”境界的追求，从王国维提出“纯粹美术

上之目的”，到鲁迅从启蒙的文化立场强调艺术要

“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再到朱光潜呼吁要

“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他们普遍认为

文学的意义不在政教等功利方面，“纯文学”应该聚

焦于文学艺术独立的审美功能和情感价值。纯文学

的境界很难达到，但人们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

同的层面追求它，纯文学的价值就体现在对它的追

求中。莫言的《鳄鱼》就是一次追求纯文学的尝试和

努力，不是简单地写反腐的类型，其意义就在于超越

了作品表层的内容，写出了普遍的人性，展现了人性

的弱点和悲哀。

从曹禺的《雷雨》到莫言的《鳄鱼》，他们书写的

形象、呈现的语言，远远不是他们要表达的全部内

容，他们在剧作中只留下了一点痕迹，但这一部分内

容足以启发读者实现更深、更远的思考。曹禺的《雷

雨》引发了读者对人生和命运的思索，人总想把握自

己的命运，而终究难以把握；我们在莫言的《鳄鱼》中

再次感受到命运震撼的力量，任凭单无惮如何在欲

念和忏悔中挣扎，都无法逃脱命运的掌控。在这一

点上，《雷雨》和《鳄鱼》是一脉相通的。相隔将近一

个世纪的两位作家、两部作品，让我们真切地认识到

什么是文学大家，什么是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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